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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桐庐画不如
董利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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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石斋杂记（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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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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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寿崇德先生

是浙江有名的书画收藏大

家，在跟随老师的三十多

年里，看过老师不少收藏

品，记得第一次去严州师

范老师家里，书房里挂着

的是弘一法师的绢本书法

“大慈广严法华经”，卧室

一隅挂着大幅张大千“华

山图”，落款题有“崇德方

家正指”；一边挂着张宗祥

书法，对联四尺长，合璧裱

在同一幅，落款题着“崇德

道兄补壁”。在画册、碑帖

都缺少的年代，第一次看

到如此剧迹，真的是一辈

子忘不了！

在从事书画经营的二

十多年里，经常会碰到咨询书画真假的事，

个人认为书画鉴赏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

的，通过多年实践，以中医理论“望、闻、问、

切”四字来解释也是一件有趣的事。

望：首先看作品的气息，好的作品，纸

墨精良气息纯、题款用印有讲究。寿老师

曾说：“看一件作品，就像看一个人的脸，这

个人身体好，那么脸色就正常，哪怕是感

冒，脸色都是与正常人不一样的。”一般拙

劣造假的，一目了然（一眼假），因为考虑成

本，在使用的材料上会露出马脚。二十年

前兰石斋刚营业，当时艺术品市场刚火，有

次，我随口问一个古董商人，有没有本地的

一个名画家的作品，他拍着胸脯说有的，一

个星期后，该人手提密码箱来了，打开一

看，整箱的该地名画家作品，我一眼扫去，

马上要他关上箱子并送他出门，该人很奇

怪，我一幅作品都没有打开看，怎么就送他

出门？因为这就是“一眼假”。

闻：打开字画，不管老的、新的都是有

气味的，从中可以“闻”（闻气味、听声音）出

用墨、用色的好坏，判断纸张、绫绢的老

旧。前面故事里刚打开“密码箱”，我就闻

到了当时流行的一种墨汁的香味，这是这

位名画家不会用的，因为画家已经去世几

十年了。碰到高精仿的，材料使用上会尽

量与原作靠近，鉴定这种书画，适合寿老师

说的这句话，就是找出造假者笔墨功夫的

弱点，逐步扩大更多疑点以证其假。现在

还有一种宣纸高精复制品的假画，几乎与

真迹一致，假如是网上图片，一般人真看不

出来真假，这类东西用的是现代墨盒打印，

可以用“闻”的办法来分辨。

问：问作品的出处，当然有天花乱坠的

故事，这要有判断能力，最重要的是向典籍

“问”学，多了解背景资料以在现实当中随

时使用。要多参观博物馆，储存更多“标准

件”的信息。最近上海出现鲁迅书郑思肖

《锦钱余笑》诗幅，就有人对印的位置与著

录不符提出了异议。名人墨迹收藏家王金

声表示，网友依据旧的出版物，上面的印章

在印刷时发生移位，导致与原作不符，持假

论者即以此为据。殊不知，民国时期印刷

制版经常会出现移位。所以说也不能完全

迷信出版物。

切：就是多上手，可以多到拍卖会去学

习，拍卖会可以调阅作品，这是锻炼眼力、

手感的很好机会。记得有一次有个老板要

我鉴定一幅古画，包着报纸，我一搭手即说

不用看了，假的！老板很诧异，一定要打开

看看，打开一看，确实是现在造假古画，为

什么呢？拙劣的材料、拙劣的画面、拙劣的

仿古与装裱，简直是不忍直视，但在不懂的

人眼里真以为是古画。老板不相信我的判

断，我只告诉他一句话：“你用力拉一下露

出的绢丝……”事实上，丝织品的寿命最多

也就是百年，经过几十年氧化，纤维就会脆

化折断，正所谓“纸寿千年、绢寿百年”，这

只不过是常识而已。至于我为啥一搭手就

判断出，我想，假如是古画卷轴，手感肯定

是脆的，不会是软乎乎的手感。

以上说道，只不过是书画鉴定当中最

浅薄的，也是最实用的方法，只是古画鉴定

的第一道门槛。最后需要告诉大家的是，

不要相信卖家说的故事，也不要相信江湖

上所谓的“大师”天花乱坠的演说，以免在

收藏当中“吃药”。

稻田之约
孟红娟

风穿过林梢潜入我的书

房，深吸一口气，有桂花、稻禾

以及野草的清香，这是一封来

自秋天稻田的邀请函。

漫溢在秋风里的香气吸

引着我说走就走，很快我就站

在了几千亩金色的稻田间。

寒露已过，几千亩稻田横亘在

山脚下，阳光洒在齐腰高的稻

穗上，金光闪闪。稻田里呈现

的一切都是熟悉的，潮湿的泥

土、跳跃的蚱蜢和草尖上的露

珠，整齐的电线杆以及成群的

麻雀，它们都在我年轻的生命

里深深留痕。

稻禾的清香引得我向田

野深处走去。在一块已收割

的稻田里，一群可爱的娃娃拿

着画笔，在老师的带领下画他

们眼中的秋天。蓝天、白云、

小河、稻浪、白鹭、气球……五

彩的图案，和谐的画面，是孩

子们画笔下的秋天。还没欣

赏完孩子们的画，不远处又传

来了高山流水的琴音，琴师在

给孩子们讲述伯牙和子期“高

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我混

在孩子中间，看脚下的稻田，

热情的阳光霎时将我从头到

脚全身包裹。

日上头顶，新米宴开吃

了。好客的农人将餐桌搬进

稻田。稻田里的午餐，将我遥

远的童年从箱底下翻出，我想

起了小时候的收割季，奶奶将

母鸡和小鸡装进鸡笼，带它们

去稻田吃饭。干硬的稻田里，

奶奶戴着笠帽坐在稻草堆上，

看小鸡捉虫子、啄稻粒，也看

我跟在小鸡后面捡稻穗。“粮

丰有信 秋乐无边”，读着这封

来自秋天稻田的邀请函，我把

稻田的故事写进我的文字，那

里溢满了阳光和稻香。

（转载自《新民晚报》2024
年10月12日第13版）

唐风宋韵（一）
（之三）

来过桐庐的唐朝诗人
桐庐天下独绝的山水风光、得天独厚

的交通优势和独领风骚的钓台胜迹，吸引

了历朝历代的文人雅士来此驻足。例如，

山水诗鼻祖南北朝时的谢灵运就在桐庐创

作了《富春渚》《七里濑》《初往新安至桐庐

口》等多首诗作，因而桐庐也是我国山水诗

的发祥地之一。

究竟有多少知名的唐朝诗人来过桐

庐？有人说50余位，有人说70余位。我以

为将近百位。前些年建德市政协文史委编

了一套《严州诗词》（上下册）和《严州诗词

统鉴》（上中下三册），其中收录唐朝诗人百

余位，这些诗人中尽管有部分没有留下桐

庐诗作，但我推想他们应该到过桐庐，至少

途经过桐庐。而来过桐庐当时写过诗却因

故没有留存作品的诗人，我想应该更多。

来过桐庐并有诗作流传下来的唐朝诗

人有近百位，著名的有孟浩然、王维、李白、

崔颢、刘长卿、严维、孟郊、张继、韩愈、张

籍、白居易、张祜、杜牧、李频、陆龟蒙、罗

隐、吴融、杜荀鹤、韦庄、王贞白、皎然、贯休

等。唐朝三大诗人中的李白和白居易都来

过桐庐，并写下多首诗作。李白的《古风》

《酬崔侍御》、白居易的《宿桐庐馆同崔存度

醉后作》《凭李睦州访徐凝山人》，都是桐庐

诗中的名作。

来过桐庐的唐朝诗人大致可分为如下

几类：

第一类是在睦州做过官的，如刘长卿、

杜牧。

刘长卿写有《奉使新安自桐庐县经严

陵钓台宿七里滩下寄使院诸公》《送张十八

归桐庐》《严陵钓台送李康成赴江东使》《严

子陵濑东送马处直归苏》等诗，从题目便可

想见他当年在桐庐的一些活动痕迹。

杜牧除了写有著名的《睦州四韵》外，

另一首著名的桐庐诗便是《夜泊桐庐先寄

苏台卢郎中》：“水槛桐庐馆，归舟系石根。

笛吹孤戍月，犬吠隔溪村。十载违清裁，幽

怀未一论。苏台菊花节，何处与开樽。”

第二类是曾经隐居于桐庐的诗人，如

严维、皎然、贯休等。

严维是唐越州山阴（今绍兴）人，曾隐

居桐庐，是章八元的老师。严维写有脍炙

人口的《发桐庐寄刘员外》一诗：“处处云山

无尽时，桐庐南望转参差。舟人莫道新安

近，欲上潺湲行自迟。”

皎然本姓谢，是唐朝一位诗僧，湖州长

城（今长兴县）人，他在桐庐久居后写有《早

秋桐庐思归示道谚上人》一诗：“桐江秋信

早，忆在故山时”与“可即关吾事，归心自有

期”的诗句表达了他对故乡故土的思念。

皎然的另一首《夏日题桐庐杨明府纳凉山

斋》，写了他在桐庐与友人交往的情景。

另一位唐朝著名诗僧贯休是兰溪人，

俗姓姜氏，他曾写有《桐江闲居作十二首》，

一看题目便知他在桐庐隐居时悠然自得的

生活情景。

第三类大概是来桐庐凭吊严光、游览

名胜、探访故人的，这一类占绝大多数。

《严州诗词》共收入唐诗 355 首，其中

单单严光与钓台入诗题的便有30首，如张

继《题严陵钓台》、陆龟蒙《严光钓台》、杜荀

鹤《经严陵钓台》、王贞白《题严陵钓台》《钓

台》等。而题目没有出现钓台，诗中写到

钓台的则更多，比如李白的《古风》，主题就

是歌咏严子陵的：“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

间。”探访故人的如崔峒的《题桐庐李明府

官舍》、孟郊的《桐庐山中赠李明府》、许浑

的《赠桐庐房明府先辈》等。

再有一类就是途经桐庐，留下诗作的

诗人。

如孟浩然《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权

德舆《自桐庐如兰溪有寄》、张佑《夕次桐

庐》、李郢《友人适越路过桐庐寄题江驿》

等，都告诉我们这些诗人至少曾经路过桐

庐。

来过桐庐的唐朝诗人写了如此众多的

桐庐诗作，实在是桐庐之幸。

在此有必要着重说一说李白诗歌中的

桐庐元素。

李白诗歌中与桐庐相关的诗就有 12

首，这些诗大多又跟严子陵跟钓台有关，我

想与他在政治上不得志的经历相关，他在

称颂严子陵的同时，表达自己“永愿坐此

石，长垂严陵钓”的愿望。我曾经在《好一

个“桐庐色”》一文中写有如下一段：

桐庐山水因为有严子陵的隐居故事和

谢灵运的最先推介，连最伟大的唐朝诗人

李白也喜爱有加。李白有诗云：“严光桐庐

溪，谢客临海峤。”（《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

诸学士》）他又在《宣城青溪》一诗中写道：

“青溪胜桐庐，水木有佳色。”尽管诗中赞美

的是青溪，但它用桐庐反衬之，同样说明桐

庐水木有佳色。这正如毛泽东诗句“莫道

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一样，说明

富春江观鱼自古称绝。又如人们赞美一个

女子说她比西施还漂亮，绝对没有贬低西

施的意思。

由此可见，李白对桐庐山水人文的赞

美溢于言表。除前述“桐庐”“桐庐溪”地名

外，据申屠丹荣先生考证，李白诗中用到的

关联桐庐的地名还有“富春山”“七里濑”

“严光濑”“严湍”“子陵湍”，共7个。从中

更可窥见他对严子陵的崇尚。

由于李白的桐庐诗几乎都是咏史怀

古、赠送友人的，而少山水名胜行吟诗，引

发某些人对李白究竟有无来过桐庐游过钓

台的争议，为此，申屠丹荣老先生写有《李

白有否到过桐庐考》一文，从四个方面考证

李白到过桐庐，有一定道理，只是每一点考

证都是推测，说服力不够强。但我想，有李

白那些关于桐庐的诗在，追究他有无来过

桐庐，其实意义已不大。

去环溪看荷花
范敏

一
有一次在书房教小孙宝诵读古诗词的时候，突

然决定去环溪。

那天教的诗词是汉乐府《江南》：“江南可采莲，

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

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大概是想让两岁半的

小孙宝快速记住这首诗，我在读完《江南》后，便用寓

教于乐的方法，自问自答地对他讲解了起来：

江南在哪里？哦，原来我们居住的地方就是江

南呀！莲是什么？莲呀，它有很多名字，有人叫它红

藕，有人叫它芙蓉，有人叫它荷花，还有人叫它菡萏

……噢，这个名字有点难，现在和你说这个还太早，

留着下次再教你吧！那么，江南可采莲是什么意思

呢？就是说，夏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外面的荷

塘里采摘莲蓬，也可以去那里观看漂亮的荷花……

“奶奶，我要去看荷花。”

正当我陶醉在自得其乐的讲解中时，坐在小板

凳上，一边听我讲解、一边翻看儿童画册的小孙宝，

突然站起身来，扯着稚嫩的嗓子对我说道。

“奶奶，我要去看荷花。我要去……”小孙宝不

再配合我的讲解，一个劲地重复着自己的语言。

哦，我们的宝宝要去看荷花。望着他微微蹙起

的小眉头，头脑里忽然闪出一个念头：现在不正是荷

花开放的季节吗？为什么不带他去外面看荷花呢？

古人不是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吗？

“我要去看荷花。”他又一次重复道。

“嗯嗯，让奶奶想想，我们去哪里看荷花比较好

……哦，有了，让爷爷开车带我们去环溪看荷花吧！”

他不再闹腾了，似懂非懂地点起了头。

二
初次去环溪看荷花，是在二〇一三年七月的一

天下午，一位文友发出的邀请函。当时我正在阅读

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小说开头有一曲欧阳修的

《蝶恋花》：“越女采莲秋水畔，窄袖轻罗，暗露双金

钏。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丝争乱……”寥寥数

十个字，似一幅曲折深婉的江南采莲图，时时浮现在

我的脑海里，让我对莲花有了更多意义的喜爱，幻想

着，自己有一天也能和书中少女一样，去莲塘采摘莲

蓬，抑或观赏荷花。

受到邀请，心情可想而知。记忆中，那天我是驾

驶员，文友加同事，一共五个人。一踏上环溪这片土

地，我和两位文友便迫不及待地朝着荷花的方向走

去，几乎忽略了村庄的存在。

这时，同去的一位男同事，走上前来告诉说，环

溪村子虽小，但非常有特色，它背靠天子岗山脉，水

流清澈的屏源溪和青源溪，犹如慈母伸出的两条臂

腕，将村子温柔环抱。另一位女同事也补充说道，环

溪还是北宋哲学家周敦颐的后裔族居之地，历史悠

久，文化底蕴深厚，村内至今还保存着许多明清时期

的建筑物，爱莲堂、尚志堂、安澜桥、保安桥，这些名

胜古迹，都值得一看。

文人自古多情种，一草一木皆入心。听了他们

的话，脚步顿时拖沓起来，眼睛也变得不够用了，走

走停停，不知什么时候，眼前出现一座上面爬满青藤

的石拱桥，桥的两头各有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樟树，男

同事再次介绍说，这就是清康熙年间建造的安澜

桥。望着荫荫古木，幽幽石桥，思绪被拉得很远，好

在前面就是被游人称誉的“十里荷花”。

站在古老的安澜桥上，放眼前方那一片清丽而

壮观的荷花，每个人的脸上都浮现出赞叹的神色，纷

纷奔向自己早已锁定的方向，再也听不进任何人的

讲解。原来，为传承先祖留下来的“莲”文化，近年

来，环溪村民除了在村里创办起“爱莲书社”，还在村

前种起了三百五十余亩观赏性荷花，不仅美化了村

子，还引来了成千上万的游客。

我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亲近大片荷花，惊喜之

余，怜爱之心油然而生，一会儿与荷花拍起了合影，

一会儿又为荷花拍起了特写，口中时不时还会蹦出

一两句古诗：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这一刻，仿佛自己与荷花融为一体，分不出彼此。

三
再次走进环溪，同样是七月的下午，却与上回有

着截然不同的天气。说来也奇怪，上车前还是火球

滚动的天空，一上高速，就黑云压城般恐怖起来，隆

隆的响雷一声接着一声，不一会又飘起了雨点。我

对小孙宝说，我们可以看“却是池荷跳雨，散了真珠

还聚”的景色了。然而，还未等我们从雨中看荷的幻

想中惊醒，窗外很快亮起了一大片白色，渐渐地，雨

点也不见了踪影，老天爷竟然送出一个光线柔和的

阴天。

我对小孙宝说，到底是爷爷，只用了二十几分

钟，就让我们见到了“十里荷花”。然而眼前的荷花，

并非记忆中的模样，三百五十余亩荷田，许多地方已

经被玉米、番薯、土豆、芦苇占领，只有安澜桥一带，

还种着几十亩荷花。瘦身后的荷花，尽管少了许多

仙气，倒也添了不少人间烟火。

好在小孙宝也不怎么挑剔，一看到荷花，就高兴

得手舞足蹈，吵着要自己下来走。雨水清洗过的荷

叶，苍翠欲滴，清香四溢，诠释了“江南可采莲，莲叶

何田田”的诗意。一朵朵，一丛丛或含苞、或盛开的

荷花，亭亭净植，不蔓不枝，似花中君子，又如水中仙

子，凌波微步，罗袜生尘。

绕过几道狭窄的田塍，在荷塘中心地段，看见一

小片颜色特别艳丽的荷花，便向它走了过去。小孙

宝十分乖巧，靠近一朵含苞待放的荷花时，说道：“奶

奶，我要荷花。”就在他伸出小手的一刹那，我忙不迭

劝道：“这里的荷花只能看不能采噢！”

“这里的荷花只能看不能采啊？”他天真可掬地

看着我，像是在等我的回答。“是的。但宝宝可以用

手碰碰它。”听了我的话，一张白皙的小脸顿时生动

起来，他又一次伸出小手，轻轻碰了碰荷花的尖尖

角。我打趣地说道，这个时候如果有蜻蜓飞来就好

了，谁知，他突然蹦出一句，那就有“小荷才露尖尖

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诗句了！天哪，我不禁大声

喊了起来，且不说孩子的想象力，单这记忆力，就让

我觉得不可思议。

穿行在荷塘东面的小径上，一丛丛、一簇簇的芦

苇，根茎挺拔，枝叶茂盛，点缀在疏疏落落的荷岸边，

让原本妩媚的荷花显得更加柔美。然而，就在我们

举起相机，想与大自然来一次完美拥抱的时候，头顶

的天空，突然暗了下来。大片大片的黑云，在远处的

山峰上踯躅徘徊，像是在预谋一场惊天动地的大

雨。老伴说，这次可能真的要下大雨了，还是早点回

家吧！

返家之前，我们又一次来到荷花艳丽处，暗淡的

天光下，荷花仿佛在渐变，起初是浅粉，转而变成了

深粉，尤其是小孙宝触碰过的那朵小荷，还晕染出一

点梦幻粉。有时候，觉得荷花就像是上帝派遣到人

间的天使，一尘不染，可爱得纯粹，亦如我怀中的小

孙宝。

十月。开车驰过富春江三桥

穿越水杉大道

我们

进入了梅蓉

梅蓉村里的古屋

默念着自己在以往岁月里的繁华

又咬着浓浓的方言

赞许今日百姓新居的挺拔

梅蓉趣·超级体验计划

奇趣世界·亲子室内主题展·欢乐水世界

彩旗飘扬在村庄

又飘扬在通往田野的主干道上

稻穗沉沉的田野里

有块大大的菜地。村民们

在菜地里挖地，摘豆，铲草，播种

新一轮的蔬菜旺旺地生长

那让人心潮澎湃的稻田

沉甸甸的

欢呼着游人的到来

高喊着收割机过来，隆重地歌唱

来吧，朋友

来梅蓉看看粮食，看看民宿

喝一口土烧酒

唱一句歌——千万里追寻着你

梅蓉
杨东增


